
保护全球植物遗产：极小种群野生植物（PSESP）保护计划

   彼德·克莱恩（Peter Crane)是全球有名的植物学家，致力于植物生命体多样性

的研究，关注植物的起源、化石历史、现状和保护与利用，对植物的研究和保护有

目共睹。近期，为了庆祝并纪念 COP15（第十五届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

议）即将于 2021 年在中国昆明召开，国际期刊 Plant Diversity（植物多样性）组织

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专辑上，他对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PSESP）实施的保护计划给予了高度评价。全文翻译如下：

（Peter Crane 院士简历：1992-1999 年，担任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馆长，负责该馆的所有科

学项目。在此期间，他创立了环境与保护项目办公室和文化理解与改变中心，即环境文化保护部

的前身（ECCo）。1999-2006 年，担任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力植物园—英国皇家邱园的主任。

在任期间，邱园的科学、保护和公众教育项目成规模增加。1998 年，他被推选为英国科学院皇家

学会主任。同时，他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

籍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2004 年，因园艺和保护方面的成就获得爵士勋章。目前，Peter Crane

在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委员会、密苏里植物园、芝加哥植物园、德州大学约翰逊夫人野花中心和

盖洛德与多萝西·唐纳利基金会担任要职）

   大多数物种是很珍稀的，这是一个生态学的基本常识，这种“稀有”不仅是对其数

量的描述，也是对其分布范围的衡量。在全球的角度看，很少有物种是真正广泛分布

的，大多数物种或多或少分布于局限的地理空间。世界上的植物有数十万个，数量极

度稀少、分布区狭窄破碎的物种占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一份最近同时也是目前最详

尽的评估显示，根据植物标本馆记录、生态调查和其他来源获得的 2 亿个观察信息表

明，在超过 40 万种陆地植物中，约 36％是“非常稀有”的(Enquist et al. 2019)。

在这一长串非常稀少的植物中，很多物种仅靠残存的一小部分个体坚持着。因此，

快速变化的地球环境使这些物种面临极大的灭绝风险。一场灾害就可能毁灭一个种群，

而这个种群可能是该物种仅存的种群。发生此类事件的风险不仅来源于人类活动直接

造成的栖息地破坏或退化，也可能由于人类活动而间接造成影响，比如森林火灾、外

来病原体的传播，当然也少不了气候变化。那些具有极小种群的物种需要紧急行动对

其开展保护。中国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PSESP）保护计划主要针对的目标是能长远



地保护这些身处险境的植物，这个计划率先由中国云南省于 2005 年启动和实施的(Ma 

et al. 2013; Sun, 2013; Sun 2016; Sun et al. 2019a, b; Yang et al. 2020)。

保护生物学是一个经常陷入两难的学科。我们应付诸多少努力去影响政策制定，

而不是仅采取地方性的保护行动？栖息地保护和物种保护之间应如何权衡？如何选

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答案当然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必要的，它们都有不同的优点

和局限，使用某一种策略并不代表着否定了另一种的重要性。PSESP 保护计划展示了

如何整合以上途径，同时确保可以将高质量的研究与实际的保护行动相融合。保护生

物学研究往往强于理论而弱于实践，很多保护行动并未能科学地实施。PSESP 保护

计划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落实保护行动，打破了理论和实践的壁垒，产生了

很多保护成功的案例。

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结合运用是 PSESP 保护计划的一个特点。依托于昆明植

物研究所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迁地保护得以有力扩展，成为 PSESP 保

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Cai 2015)。当然，迁地保护只能作为就地保护的补充而不能

替代其作用。PSESP 计划的最高目标是确保目标物种在其原生生境中得到保护，并作

为其完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持续发挥生态功能。人类对这些物种与其他生物，如微生

物、昆虫、鸟类、哺乳动物的相互关系还不了解。因此，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在野外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有效的就地保护是无法仅在实验室开展的，它需要的不只是遗传信息和模型推演，

它需要对物种野生生境和生态现状的基本知识。因此野外工作是 PSESP 计划的重要

部分。详实的野外研究是了解野外植物物种状况的先决条件，例如植物的结实率和自

然更新情况。野外调查还可以评估种群结构的基本特征，为实施种群恢复提供保护遗

传学信息，以及为迁地保护设计采样策略。

进行就地保护的同时，收集活体材料迁地保护于避难所（通常是植物园），可使

其免于灭绝，同时可以开展科学研究、公共宣传和教育活动，在多个层次对其展开利

用。了解种质资源（如储存种子）的长期保存是否可行，或者是否需要其他替代保护

方案也至关重要。对种子生物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萌发和繁殖技术的发展，这是成功地

开展回归引种和种群恢复所需的关键知识。人工栽培这些濒危植物对开发其有潜在价

值的性状也很重要。比如说，蒜头果，PSESP 保护计划的重点物种之一，它的种子含

油量大，尤其富含神经酸，这是一种可能具有重要医学价值的化合物(Xu et al. 2013)。



作为一个演化生物学家和植物古生物学家，一个对我、相信也对所有人都重要的

事是：PSESP 保护计划包括了一些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的，有确凿古植物学证据证明

存活了数百万年的孑遗植物(e.g., Crane 2013; Dong et al. 2020)，而且它们所隶属的植

物群落也似乎具有深远的地质根源(Linnemann et al. 2018)。PSESP 保护计划所关注的

另一些物种则是近期形成的，它们有可能从未迁移到亚洲之外，也可能一直狭域分布。

虽然如此，从各个角度来看，此类物种仍然很重要。但是，那些曾在数百万年前广泛

分布于北半球数，而如今只生长在中国的植物，则更是属于全人类重要的自然瑰宝。

在这种情况下，PSESP 计划对这些物种的关注尤为重要。通过保护这些远在人类主导

这个星球之前就生存在地球上的植物物种，PSESP 保护计划巩固了中国作为地球守

护者的形象和地位。思考这些古老物种，应唤起我们对大自然的谦卑，同时反思人类

对自然造成的影响(Crane 2013)。

中国有许多植物曾经分布广泛且数量众多。化石证据揭示：在东亚 595 个特有属

中，有 54 个是从东亚之外迁入的，几乎均为木本植物(Manchester et al. 2009)。这反

映了木本植物在化石化保存中有优势，如果东亚特有草本物种的古植物学信息如同木

本植物一样保存下来，那这个数字只能更高。54 个属中很多都是单种属或寡种属，

反映了其演化独特性。这些古老的物种中有四分之一是裸子植物，如穗花杉属、银杉

属、三尖杉属、柳杉属、杉木属、水松属、银杏属、水杉属、金钱松属、金松属、台

湾杉属，其余为被子植物，有连香树属、滇桐属、青钱柳属、珙桐属、双盾木属、金

钱槭属、杜仲属、栾树属、泡桐属、化香树属、大血藤属、瘿椒树属、水青树属、茶

菱属和昆栏树属。这些属中有些很常见，比如杉木属，即使是在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的

生境中也有分布，完全不需要担心其安危。另一些，如银杏和水杉，在其原生境虽已

非常濒危，但人工栽培广泛，比如作为城市中的行道树，因此其灭绝的风险被降低了。

银杏和水杉作为栽培植物至少不会灭绝，但其他曾经广泛分布的“活化石”植物的

未来则充满未知。它们中的部分物种因为分布狭窄、数量稀少，受到了 PSESP 保护

计划的关注，例如，120 种中国 PSESP 物种名录(Sun 2013)囊括了单属种的银杉和水

松，被子植物滇桐和云南金钱槭。这些物种都有化石记录清楚地显示了它们先前在北

半球的广泛分布，以及数千万年的演化历史。PSESP 计划强调了这些物种的危险处境

(Sun 2013)。

银杉是中国最濒危的物种之一(Wang et al. 2012)，现在只有零星种群狭域分布于

广西、重庆、贵州和湖南的深山中。银杉属曾分布于北美和欧洲，那里不仅发现了其



独特的花粉粒化石，而且保存有完好的化石球果和针叶(Manchester et. al. 2009)。根据

最近的评估，只有不到四千个成熟个体存活于野外，现存的种群不仅种子萌发率低、

更新能力差，遗传多样性和繁殖力也都很低(Xie & Chen 1999)。银杉直到 1955 年才被

发现，在迁地保护中也没有形成规模。其迁地保护和野外残存种群的就地保护和恢复

正在开展中(Wang et al. 2012)。

中国水生松杉类植物水松（杉科）曾经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但在过去 50 年

数量急剧下降，现在极度濒危 (Chen et al. 2016)。对北美洲和欧洲广泛而深入的化石

研究显示，水松属植物在新生代广泛分布于北半球 (LePage 2007; Manchester et. al. 

2009)。近期对分布于中国南方的水松进行的调查发现了 42 个野生分布点，其中 17

个只有单个个体存活，且健康状况几乎都较差 (Chen et al. 2016, 2017b)。只有五个种

群有超过 10 个个体。当前的评估显示只有约 350 株水松在中国存活，越南有约 120

株，老挝约 300 株（王瑞江私人通讯）。人类活动对水松湿地生境的破坏是水松最大

的威胁。因此，除了努力改善其野外种群的生存状况并研究其保护遗传学外，PSESP

保护计划还通过加强水松迁地保护种质收集、繁育和种植大量树苗在城市湿地，以确

保该物种的长远保护(Chen et al. 2016)。

同中国特有的银杉、水杉、化香树一样，滇桐也是在活体植物被发现之前，其化

石早已被西方科学界所熟识的植物。滇桐属在化石纪录中识别特征为果实具聚合叶形

成的翅，北美和欧洲都有广泛记录(Kvacek et al. 2005)。而如今，滇桐作为一种濒危的

树种，只有 19 个种群（不到 250 个个体）在云南省狭域分布，邻近越南北部的地区

也可能有残存的种群(Yang et al. 2016; 孙卫邦私人通讯)。仅存的种群有被耕地开荒的

危险，2007 年在云南调查到的最小的种群只有六个成年大树，而最大的种群也只包

含 167 棵大树(Gao et al. 2010)。其他调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当的结论，即存在 6 个种群，

数量从 11 到 173 不等。滇桐属的另一个发表在广西的物种桂滇桐(Hsu 1975)，可能早

已因森林退化而灭绝(Kvacek et al. 2005; Tang et al. 2007)。PSESP 保护计划对滇桐开

展的综合性保护包括调查残余种群的遗传结构、建立迁地保护种群、扩繁以供引种回

归(Yang et al. 2016)。

槭树属有 150 个种，但与其近缘的金钱槭属仅有两个物种并相对槭树属构成了一

个单系姐妹群(Fenget al. 2019)。金钱槭是一个在中国中部分布较广的物种，被中国物

种红皮书评价为“近危”(Wang & Xie, 2004)。相较来看，云南金钱槭只有五个自然种群、

狭域分布于滇东南只有 6 平方千米大的区域，显然已经在云南其他地区和邻省贵州局



部灭绝(Zhang, 2000; Su et al., 2006)。金钱槭属独特的翅果出现在北美洲西部始新世的

化石记录中，目前欧洲还未发现类似化石(McClain & Manchester 2001; Manchester et 

al. 2009)。PSESP 保护计划已经在昆明植物园迁地保护了云南金钱槭（并在 2018 年开

花结果），并对野外种群开展了回归引种和种群恢复(Sun et al., 2019b)。

本质上讲，银杉、滇桐、云南金钱槭和水松这类只有稀少的个体生活在狭小的地

域范围的植物，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干扰产生的剧烈变化非常敏感。这些植物需要我们

的帮助，它们的处境尖锐的预示了其他生境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的中国特有植物，也

难逃受威胁的命运。生物热点地区是根据受威胁物种、尤其是特有物种分布情况而划

分的(Myers et al. 2000)，它将中国中南部和印缅地区别列为应被优先保护的区域。最

近的一项对全球植物物种分布的总结也显示了中国西南地区和临近的区域是全球 12

个珍稀植物集中分布的地点(Enquist et al. 2019)。

世界其他热点地区的珍稀植物是近期迁移来、还是近期起源或地质遗留物种还尚

待确定，但确凿的证据显示了中国中部和南方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特有木本植物，比如

银杉、滇桐、云南金钱槭和水松，它们是曾经分布非常广泛的物种或其分类单元的幸

存者。长期稳定的气候和局部复杂的生境可减少其灭绝的风险，对其生存至关重要。

关键的问题是在全球气候加速变化下，这些地区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据估计，这些地

区将经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幅度将大于末次盛冰期到当前气候的变化，从而进一步

加剧了物种保护工作的紧迫性(Enquist et al. 2019)。

人类活动逐渐频繁，尤其是土地利用的变化，使这些物种生存状况充满不确定性，

不利于物种的长期存活。人类活动的增强所产生的生境还会促进杂草的扩张。初步估

计，在世界各地，植物群落“在各地都被单一物种所主导”，而且“失去了它们独特的，

狭域特有的物种” (Newbold et al. 2018)。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严峻的同质化中，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最明显、且最一致地表现为稀有物种的消失。

基于以上背景，全球植物保护一定要通过像 PSESP 保护计划这种工程来保障珍

稀植物的长期生存。目标首先应该尽可能保证这些物种在野外的生存，保存其所在的

生物群落并使其能持续的提供生态功能，与此同时也应该开展迁地保护作为保险措施。

确保像银杉、滇桐、云南金钱槭和水松这样的植物可以长期稳定的生存下去，我们也

有机会去欣赏它们，研究它们，或许还可以利用它们。除了这些，我们所做的是正确

且符合道德的事。这些植物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它们的演化历史横跨数百万年，反

观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地质历史，与之比较只是眨眼之间。这些植物在北半球有着漫



长的古生物学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地球给予中国的礼物。通过确保它们的

长期生存，中国通过 PSESP 保护计划和类似的努力，正为地球做出同样的、有效的

和有意义的回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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